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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上海的
蔬菜罐头

腌笃鲜

万水归海

本报记者 沈轶伦

春入江南，此刻在上海，桃李正
争先吐蕊。在寸土寸金的城市核心地
段，高楼环立，一切都在按分钟计算
效率，只有大自然依旧用它不紧不慢
的语言宣告一种亘古不变的节律。

从去年岁末开始，位于上海豫园
东北侧的古城公园拆除围栏并24小时
全域开放。倘若一个明朝的上海人穿
越到此地，会惊讶于抬头所见四周的
一切都已巨变。但，还有一些不变——

今天的古城公园里，保留了一小
段城墙和护城河。这就是明朝嘉靖三
十二年（1553年）农历十月动工，十二
月竣工，仅用三个月便完成的上海城
墙和护城河的遗迹了。

这个春日，人们走出办公室和居
所，到城墙遗址来休闲漫步、喝咖啡、拍
照打卡、欣赏花朵倒影的时候，是否意
识到，自己也走在上海这座城市的历史
脉络上。从兴到废，在倭乱中曾紧紧护
住上海一方平安的城墙和护城河，早就
在时光中化成了环绕老城厢区域的环
形道路，承载着奔驰的车辆驶向未来。

它们的出现，见证了上海从江南
小县到防御重镇的崛起。它们的消
失，见证了传统水乡到近代都市的转
型。如今，对城墙和护城河的保护和
部分重建，又见证了上海在城市更新
中对来路的珍视与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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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本无城墙和护城河。
今上海地区在春秋战国时期属

吴越之地。秦始皇统一天下后，确立
郡县制，上海地区出现县级行政建
置。唐天宝十载（751年），析嘉兴东
境、海盐北境、昆山南境之地置华亭
县。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华亭县
升为华亭府，翌年改为松江府。至清
代，松江府辖有华亭、娄、上海、青浦、
金山、奉贤、南汇等7县和川沙厅。吴
淞江以北于南宋嘉定十年十二月初
九（1218年1月7日）设嘉定县，后又
析出宝山县。长江口的沙洲于五代初
（907年左右）置崇明镇，元至元十四
年升为崇明州，明洪武二年（1369年）
改为崇明县。南宋景定末年至咸淳初
建上海镇，镇因黄浦江西的上海浦得
名。元至元二十八年，经元朝廷批准，
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正式分设上
海县，辖华亭县东北、黄浦江东西两
岸的高昌、长人、北亭、海隅、新江等5

乡，为松江府属县。
上海设县后，长达262年间未筑

城墙。当时居民“以海为业，习于自由
出入，耕织为主，素习武艺，且库藏空
虚，暂无筑城需求”。但在明朝，倭患
频繁，1553年倭寇竟连续五次焚掠上
海，“杀歼兵民甚众，纵火焚庐舍及县
署，邑里为墟”。

东南望族、老上海士绅顾从礼
（以善书法被荐，授中书舍人，后官至
太仆寺丞、光禄寺少卿，加四品服，以
81岁高龄葬日晖港北大仓［今打浦桥
地区］）上奏朝廷：“今编户六百余里，
殷实家率多在市，钱粮四十万余……
货物尤多，而县外不过一里即黄浦，
潮势迅急，最难防御……盖贼自海
入，乘潮劫掠，如取囊中，皆由无城之
故”，要求朝廷“转念钱粮之难聚，百
姓之哀苦”，迅速“开筑城垣，以为经
久可守之计”。

松江知府方廉在奏议得允后，下
令征集捐赋，勘定基址，趁倭寇暂退
之际赶筑城墙。人们竞相资助，涌现
了许多感人事迹：县学博士王相尧拆
屋捐地，倾家财助役；贡生张津不仅
散家资助役，还亲自参加筑城，“手口
尽瘁，遂病不起”；民众则踊跃担土运
石。顾从礼亲自捐粟4000石助筑小
南门。这年农历十月动工，至十二月，
一座城池便拔地而起了。筑城仅一
月，倭寇又来犯，按察佥事董邦政以微
弱兵力撄城固守，县城得以保全。嘉靖
三十五年，倭寇围城十七日，因有城垣
之故，终未得逞，从此不敢再犯。（《上
海南市区志 ·老城厢城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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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的第一座城墙系泥土版筑，
城墙周长约9里（约4.5公里），高2.4

丈（约7.5米），为土筑版筑城墙，设六
座主城门，另有三座水门贯通城内水
系。同期开挖的护城河（城濠）环绕城墙
一周，长1600余丈（约5.3公里），宽6丈
（约18.9米），深1.7丈（约5.3米），“外
通潮汐，周围回潆”，形成“城—濠—
水网”三位一体的防御体系。

护城河不仅仅用于防御，也保障
城内水运与灌溉，与城内肇嘉浜、方
浜等河道连通。资料显示，当时的护
城河通过水门调控水流，可根据潮汐
调节水位，战时可关闭水门形成“水
障”，平时则为居民提供生活用水与
消防水源，是名副其实的活水。后续
在明朝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上海
官方又增小南门水门引黄浦江水通
薛家浜，到了清朝乾隆年间，又多次
疏浚护城河，加固堤岸，保障城内水
系畅通，同时维护其防御功能。

这种“护城河+城墙”的设计，是
江南水乡城市防御的典型范例，但时
移世易，进入晚清，当见证西方船坚
炮利对城墙的毁灭性摧毁后，这一传
统防御能力便宣告失效。

随着城市人口的增加和生活方
式、通商方式、出行方式的改变，老城
墙和护城河曾经的“固若金汤”反而
成为制约老城厢融入现代化发展的
桎梏。“城内生活污水、垃圾排入河
道，蚊虫滋生、传播疾病，加之肇嘉
浜、方浜等支流淤塞，导致护城河水
流不畅，通航能力下降；护城河上的
吊桥与城门限制了城市交通，尤其与
租界连通后，华界与租界间的交通拥
堵状况愈发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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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李平书
（1854—1927，高桥镇［今属上海市浦
东新区］人。历任中国通商银行总董、
招商局及江苏铁路局董事、江南制造
局提调、上海城厢内外总工程局总董
等）为首的上海地区的开明士绅，敏
锐察觉到“租界日盛，南市日衰”背后

是“水乡舟行”到“马路车行”的城市发
展“底层逻辑”已经发生变化。面对城北
近代大都市雏形崛起带来的倒逼压力
时，老城厢在应对时代挑战前显得越来
越力不从心，李平书于1905年上书，提
出“拆城垣、填城壕、筑马路、形成环城
圆路”的设想。县绅姚文栅等也以“拆去
城垣，环筑马路”上书上海道台。

所有变革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当时
老城厢内的保守势力，通过组织“城垣
保存会”，并以“古物不可动”“会遭灾”
等理由抵触“拆城筑路”的计划。几经折
中、反弹和拉扯后，事情终于在辛亥革命
上海光复后等到了合适的时机。李平书
在此期间召集南北市绅商代表一同商议
此事并再次呼吁“拆城筑路今日时机已
至”，他们渴望推动上海从传统江南县城
到近代国际都市的诉求时不我待，“欲拆
则拆，失此时机，永无拆城之望矣”。

1912年7月31日，上海县城正式启
动拆城填濠工程，由李平书主持，在大
境阁设立“城壕事务所”，统筹拆城、填
濠、筑路事宜。

城墙北半部于1913年6月拆除后
被辟筑成民国路，即今人民路，城墙南
半部于1914年底拆除后辟筑成中华
路。拆下的城墙砖石直接填入护城河，
护城河被填没为路，同时铺设地下阴沟
（下水道），完成排污纳管的现代化改
造。老城厢的空间形态随之而变，传统
的“河街共生”格局被“路街一体”取代。
原护城河沿岸的民居、商铺被拆除，道
路拓宽，新式建筑涌现。守护上海三百

余年的城墙和护城河隐入现代化道路，
从防御体系到环形城市交通骨架，用另
一种方式参与上海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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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城河填没后的90年时光里，老
城厢内传统的河滨邻里格局被打破、传
统江南宗族聚集形态也被重新划分，新
式商铺、同乡会、商业会所的涌入，让不
同阶层、群体的居住与交往成为可能。

如今保存在古城公园里的“72家房
客灶间”，不仅展示了过去老城厢居民
的生活空间，也展示了五湖四海的人们
是如何走出乡土，在上海交融、合作、共
享，并一起推动上海城市的现代化转型
的。

2002年，在动员了老城厢内4100

多户居民和100多家单位搬走后，古城
公园建成，园内保留了拆墙运动时留下
的部分城墙遗址及护城河遗迹。

2003年，老城厢被正式纳入上海市
中心城区的12片历史文化风貌区之一，
并同步编制《上海市老城厢历史文化风貌
区保护规划》。人民路、中华路沿线及护城
河原址纳入保护范围，显示了上海正在越
来越重视平衡城市更新与遗产保护。

消失的城濠，早已融入上海的城市
血脉，成为理解上海“从哪里来、到哪里
去”的关键线索。上海的城市变迁，正是
在这样的兴废与传承中，不断书写新的
篇章。

1906年，英国侨商在上海
泰来公司开设第一家蔬菜罐
头厂，年产量几十吨，专供侨
民和在上海的外国士兵食用。
随后，上海民族资本家在虹桥
路建立上海梅林罐头食品厂
（后迁军工路），年产量近百
吨。由于制罐蔬菜生产利润较
好和消费需求量的增加，一些
资本家纷纷仿效。到20世纪
30年代，先后建立了泰康、如
生、冠生园罐头食品厂。制罐
蔬菜的品种有青豌豆、青刀
豆、榨菜丝、各类酱菜。当时加
工工艺比较落后，加热用火
锅，杀菌用蒸笼，传送、包装全
靠手工。到40年代末期，罐头
蔬菜年产量为1733吨。

上海解放后，罐头蔬菜生
产有较大发展，随着自行设计
制造的青豌豆剥壳机的问世，
原来手工操作变为机械操作。
通过技术革新，加热、杀菌、冷
却、包装、计量等全部工序实
行机械化，逐步形成从原料到
成品一条龙生产，大大提高了
制罐劳动生产率，到20世纪
50年代末期，年产罐头蔬菜20

万吨。70年代，蔬菜制罐进一
步发展，年产30万～40万吨，
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主要生产
品种有蘑菇、蚕豆、刀豆、青豌
豆、马蹄、番茄、番茄酱、雪菜、
甜玉米、酸黄瓜、卷心菜、什锦
蔬菜等。上海梅林罐头食品厂
的罐头蔬菜成为名牌产品。

1958年，上海食品工业科
学研究所根据外资需要，在上
海罐头食品厂将罐头蔬菜多
余的几十吨原料加工成慢冻
型结冻蔬菜。1973年，外贸部
在上海投资，从日本引进设
备，新建江桥脱水厂（后改为
华东速冻食品厂）。1975年，市
蔬菜公司所属加工二厂（后改
为天丰速冻食品厂），由上海
市第二商业局支持、自行设
计、制造国产化结冻装置。70
年代，共生产速冻蔬菜2.2万
吨，95％用于出口。80年代，速
冻蔬菜产品逐步为上海城市
居民所接受，上海速冻菜也受
到国外客商欢迎，因此，上海
食品进出口公司又从国外引
进两套速冻蔬菜装置，分别在
嘉定马陆乡、松江新桥乡建立
新厂，使上海速冻蔬菜的生产
量增加1倍。80年代，生产出
口速冻蔬菜3.9万吨，内销量
也逐步增加。速冻蔬菜的品种
增加到30多个。

（摘编自《上海农业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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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拜山”，土匪放行

天黑了下来，伸手不见五指，还不
见李继侗教授的踪影。学生们焦急起
来，有几个学生到伙房借了一盏马灯，
每人摸了一根柴火棍，要到四近荒野去
找。黄师岳拦住了他们，“别急，别急，李
先生‘拜山’去了”。直到深夜，李继侗终
于回来了。他上穿黄皮夹克，下穿马裤，
脚蹬爬山胶鞋。这位生物学家俨然像个
考古学家。大家都知道，这位“有洞必
钻”的教授常在野外采集标本，胆大心
细，还不时同乡野各种人打交道，颇了
解江湖上的事。是他自告奋勇前去同土
匪谈判——行话叫“拜山”。到了那边，
几个土匪一直上下打量，目光盯着他的
背。李继侗早就预料到可能会演出这场
戏，于是不露声色地介绍：“学生迁校，
穿的是在校军训时的黄制服。从长沙出
发时，为防一路雨雪，每人还发了一把
特制的大油纸伞——就像我身上所背
的这把。”原来，昨天黄昏，土匪探马在
他们路过之处侦察，错将他们当军校
生，把挡风遮雨的家伙看成“汉阳造”。
李继侗干脆背着“家伙”继续彩排。他讲
明师生要过路的缘由，晓之以理，动之
以情，并表示，对方如能“高抬贵手”，自
己也会按对方最喜欢的方式“意思意
思”。经讨价还价，最后以步行团可承受
的低廉价码成交，留下了一些银圆，土
匪终于答应放行。

但另一些“草头王”人多势众，认枪
认钱不认人，别说步行团，就连中央军
校武装学员也视如草芥，更不用说地方
保安团。

步行团到达一个叫凉水井的地

方。正好过境的中央军校千余名学生
先到，占用了所有的住房，步行团只好
投宿在附近山边小村。入夜，正想休息
下来，忽然传来消息，有万余名土匪正
朝这边运动过来。黑夜里，四周情况不
明，步行团进退维谷。为不引起土匪注
意，住地所有灯火全都熄灭，不准发出
任何声响。大家连咳嗽都用手掌捂住
嘴巴。师生们几乎是屏住呼吸，提心吊
胆挨到天亮，才小心翼翼地继续前行。
过了一天传来消息，那群中央军校的
士官们被湘西最大的一个姓陈的匪帮
全缴了械。

步行团继续前进，到达辰溪县。刚
刚歇息下来，就听到附近枪声大作。原
来离县城不到十里的地方，一千多名土
匪正在同保安团激战，县长也不敢收留
师生们。第二天拂晓步行团出发时，县
长早已溜得不见踪影。于方彦见黄师岳
在队伍旁催大家紧紧跟上，不要掉队，
趁机调侃道：“团座，咱们中国，真是国
中还有国！张主席的手谕，离长沙越远
就越没力气了，好像到了外国。”黄师岳
苦笑道：“当下最要紧的是动腿，不是动
嘴！”

安南是个小县城，步行团的突然到
来令县长手足无措。因为无处容纳这么
多人过夜，他只得把县衙腾出来。好在
那是座旧时大堂式建筑，能容纳一百
人，结果硬塞进一百八十人。因为行李、
炊具还没运过江，大家只好和衣而卧。
第二天，大家都饥肠辘辘，但很快就享
受到了一次“精神大餐”——从省城送
来的报纸上，赫然用大字报道了台儿庄
大捷的消息，四近顿时沸腾起来。精神
上的兴奋与鼓舞，抑制了大家生理上的
饥渴。

在乌蒙山下的小县城里，他们与当
地民众手舞足蹈，又跳又唱，狂欢了一
天。离开了安南县城，他们沿乌蒙山区
的滇黔公路行进。前面就要到蜿蜒崎岖
的“二十四拐”了。所谓“二十四拐”，是
滇黔公路上最著名的路段。这段公路在
九山八坳中通过，依山势修筑，险弯多。
有些地方还插着画有骷髅的警示牌，提
醒司机当心。“二十四拐”，几十米就一
弯，共有二十四道拐弯。从山脚往山顶
仰望，就像许许多多个S形相衔接的玉
带，冲向云天。从山顶往下俯瞰，则像弯
弯曲曲的河流，奔腾而下。步行团过“二

十四拐”时，大家都是采取“截弯取直”法，
走两弯之间的山坡，省了许多时间和力
气。唯有曾昭抡与他人正相反，他坚持“路
怎么弯，脚就怎么走”的原则，绝对不越雷
池一步。所有人都下山集合并继续前进
了，他才走完山道的五分之一。黄师岳不
放心，耐着性子在山脚等，只见山岚雾气
间一个人影踽踽独行。黄师岳心里犯嘀
咕：这个曾国藩的后裔，怎么连半点时间
与速度的观念都没有？想当年，曾国藩创
建湘军，治军有方，湘军作战神速勇猛，为
清王朝立下赫赫战功，而黄师岳等了半
天，才见曾昭抡慢吞吞从“天”而降。那年
代，知识界的时尚是互称“公”或“老”，黄
师岳生气地说：“我说曾公啊，要像你这样
速度走呀，当年曾文正公带兵行军打仗非
吃败仗不可！”曾昭抡不示弱地回敬：“他
老爷子要到我实验室来，非砸锅不可！要
知道，化学实验中，跳过一个环节就要闹
出大问题。再说啊，回看我上山下山的路，
都是优美飘逸的曲线；而他们，用四肢爬
着上山，然后哗啦啦一冲而下，都是刻板
枯燥的直线，乏味透了！”对于曾昭抡的固
执，连闻一多都有些不满了。在步行团里，
他俩实在有点欢喜冤家的味道。闻一多不
时也会数落一下曾昭抡走得太慢，拖全团
的后腿。曾昭抡则马上反唇相讥：“走直路
我就把您老兄远远甩在后头了，对不对？”
（许多人不知道，曾老夫子喜欢一项洋运
动，他是网球冠军，脚力远强过闻一多。）
虽然两人不时会抬点杠，但共同经历过这
段艰苦的生活，使他们日后的情谊平添了
一层患难与共的色彩。

步行团出发快两个月了，离长沙已有
两千多里，走过了二十几个县近千个村
落。草鞋换了一双又一双，大家瘦了，体重
轻了，但人人都有收获。

（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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